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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景奎专栏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归属a

王汝良	 鲁媛媛

摘要：除史地、宗教、民俗、中外交通等领域外，《大唐西域记》在文学领域的价值也

很珍贵。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应确定其文学归属。目前，对《大唐西域

记》的基本认识主要有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以上归类认

识，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憾：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

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或者归类间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

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打开视野和思路，跳出文体认识的局限，从《大唐西域记》

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

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这样处理，在突显《大唐西域记》自身价值的

同时，可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一个共同的归属，也为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

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促进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时，《大唐西域

记》人文意蕴较为丰富，如伦理观念、生态意识、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

胸等，将它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而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

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文学归属	；宗教文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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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在史地、宗教、中外交通等领域的价值已受到重视和研究，

但其珍贵的文学价值尚未得到系统发掘。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文学视角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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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首先要确定其文学归属。也就是说，在大的文学类别上，应对这部作品有

一个基本的定位，探讨其文体性质和学科归属。

一

前辈学者最早以游记文学来定位《大唐西域记》。季羡林曾指出，“研究印

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

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a，在随后列举出的这类僧人游记

中，《大唐西域记》是突出的一种。吕澂也持此观点，“中国有不少僧人、学者

抱着求法的热忱到印度去游历，留下了一些游记。其中著名的有东晋法显的《历

游天竺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唐义净的《南海寄归传》等。其中对佛

学的源流和史实，有许多极其珍贵的材料。”b为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

传》进行点校工作的孙毓棠、谢方两位学者也认为，《大唐西域记》是我国古籍

中“游记文学的名著”c。不少现当代著述也将《大唐西域记》视为中古游记文

学的代表作，如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中这样评价道，“他

的伟大著述《大唐西域记》不仅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记录，在史地研究上具

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它优美流畅的文笔，简洁凝练的语言，以及它所夹杂的众

多美丽神奇的风物、传说、民俗、神话等，也使它成为一部游记文学史上的不

朽著作”d，此类著述还有林邦钧选注《历代游记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年）、夏继果和黄同华著《中国古代游记名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倪其心等选注《中国古代游记选》（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以及张志

江编著《中国古代游记名篇选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等。

行记，即“行程记”的简称，又称行纪、行录、行述等。陈佳荣等合编《历

代中外行纪》将《大唐西域记》重点收录并附有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e。李德辉

认为，“行记”与“游记”本有所区别，但作为行记的《大唐西域记》吸取了游

记的写法，是行记与游记相融合的作品f。董志翘也认为，位列“东方三大旅行

记”之一的《大唐西域记》“在中外交通方面的记载和文学方面甚至语言文字方

面的价值均不可小觑”g，韩国学者林基中则评价《大唐西域记》是“叙事文学

a季羡林：《法显》，《季羡林全集》第 15 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3 页。

b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 页。

c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 页。

d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1 页。

e陈佳荣、钱江、张广达编：《历代中外行纪》，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3~168 页。

f李德辉：《古代行记亟待整理》，《古籍整理》，2005 年第 1 期。

g董志翘：《大唐西域记译注》，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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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说旅行记”a。这些观点均认同《大唐西域记》是文学性较强的行记，可列

入游记之中。

但对什么是游记文学，专门的探讨并不多。2009年版的《辞海》给游记下了

一个较为通俗和全面的定义，“散文的一种。主要记述旅途见闻，某地历史沿

革、现实状况、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也表达作者的

思想感情。文笔轻快，描写生动。”b王立群和梅新林也曾对游记文体的构成要

素进行了分析，前者认为，游踪、景观和情感是构成游记文体的三个要素c，后

者则将其概括为所至、所见和所感（即游程、游观和游感）d。玄奘在《大唐西

域记》的“序”中，自言这部作品“辄随游至，举其风土”e，是对自身行经中

亚、南亚地区的地理、史事、宗教、语言、民俗、风土等进行的亲忆亲述。辩机

所作的“记赞”中也说此书“境路盘纡，疆场回互，行次即书”f，即基本以行

经路线为序进行记载的。此外，作品文学色彩浓郁，作者的情感虽不外露，但潜

隐于对佛国圣迹进行朝圣描摹的字里行间。在此意义上，将《大唐西域记》归入

游记文学，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游记文学皆因“游”而“记”，侧重于“游”的审美意识和闲适心

态，这显然与玄奘往返西域的目的和心态大异其趣。主观上看，玄奘克服重重险

阻，跋山涉川，前往西域，往返历经十九年，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赴佛教的诞生

地瞻仰佛迹、寻经求法，而非游观赏玩。客观来看，《大唐西域记》所载的玄奘

之行，处处显露出他对佛教圣地的虔诚和恭谨，鲜见自由自在的闲适心态。所

以，前面提到的董志翘将《大唐西域记》定位为“旅行记”、李德辉将其定位为

“行记”，还是比较客观的。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也这样认

为：“我们虽然把《大唐西域记》作为游记来看，但它本身仍属于史地著作，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宗教旅行记，并不具有游记文学的文体独立意识和自觉创作

意识”g。那么，又该如何理解玄奘在“序论”中自述的“辄随游至”呢？我们

来看“游”的释义。《说文解字注》：“游，旗旌之流也。……旗之游如水之

流，故得称流也。……引申为凡垂流之称。……又引申为出游、嬉游。”h《辞

a林基中：《关于〈大唐西域记〉和〈往五天竺国传〉的文学特性》，《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期。

b《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72 页。

c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 年第 3 期。

d梅新林、崔小敬：《游记文体之辨》，《文学评论》，2005 年第 6 期。

e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2 页。

f同上，第 1049 页。

g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1 页。

h许慎撰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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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浮行为游，行走为遊，两字同音义通，古籍中往往互相通用”a。可

见，“游”字的本义是旌旗末端的装饰，引申为飘游，亦即无固定方向的行走，

再后来衍生出自由自在的旅游、游玩之义。如此，“辄随游至”之“游”（本字

为“遊”），自然是无固定方向的游走，而非游玩、旅游之义，这是因为，《大

唐西域记》是玄奘奉敕而作，难以想象他在给唐太宗所进献的文字中主动表露出

游玩、旅游这层意思。所以，综合来看，《大唐西域记》虽然具备游记文学的某

些特征，但缺乏游记的主体创作意识和审美心态，它在本质上并非地道的游记

作品。

二

作为传记的一个分支——僧传，也是已有研究对《大唐西域记》所做的文

体定位之一。陈引驰曾将《大唐西域记》视为“中国僧侣游学传记”b，郭英德

在《〈大唐西域记〉为什么写神怪》的讲座中和曹平在《论〈大唐西域记〉的史

传笔法》一文中都曾将《大唐西域记》视为传记文学的代表，英国学者崔瑞德

也认为，“寺庙维系着一种传记写作的传统，它负起了用中文撰写某些最好作

品的责任”c，这种传记传统，自然包括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

赞宁《宋高僧传》等类传和《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等个

传。《大唐西域记》是僧人玄奘以第一人称视角对自身西域求法经历的记述，

全书基本以行经路线为序进行记载，除佛教神话传说外，“皆存实录”d，纪实

性较强，在此意义上，将其视为一部自传性作品，并无不当。但是，有两个因素

对这一定位造成困扰。一是，该自传与众多他人为玄奘所做的传记相比，不够完

整和典型。玄奘是一代名僧，出自他人之手的传记颇多，仅唐代就有慧立、彦悰

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玄奘传》。前者为玄奘弟子慧

立、彦悰所作，以第三人称对玄奘从出生到入灭的一生予以了完整的记叙，全书

共十卷、八万余字，前五卷主要是关于玄奘家世、成长经历直至印度求法前后经

过的，后五卷主要是他回国后与唐太宗、高宗的交往并获得其支持从事译经事业

的经过，首尾完整，层次分明，文笔典雅，是现有玄奘传记中最为推重的，“是

a《辞源》（第三版），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2434 页。

b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 页。

c崔瑞德：《中国的传记写作》，《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

d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35 页。

至于佛教神话传说，作为僧人的玄奘也将其视为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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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中传记文学的名著”a，“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b。

后者也对玄奘的经历予以了提炼式叙述，有头有尾，不少章节直接出自《大唐西

域记》，却是以典型的他人的叙述来完成的，叙述者道宣离玄奘年代不远，真实

性颇高，所以也备受推重。反观《大唐西域记》，仅限于玄奘往返西域十九年的

经历，还由于受潜在读者的制约（第一个潜在的读者为唐太宗）不能有主观情感

的外在流露和叙述题材的自由发挥，作为传记来说，在完整性和典型性上逊色很

多。二是，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的结合，并非所有的传记作品都具有明显

的文学因素。在西方，传记向来不被视为文学作品c，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这

一文类还被视为“纯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形式”d。在中国，“传记文学”的概

念出现较晚，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也有很多争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卷·传记文学》是这样界定的：“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

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这个界定简明扼要，也强调了传记和传记文学的区别，

那就是“文学性较强”。但是，一个既有的现实是，大量僧传作品“可以称为

‘传记’，可以当作资料阅读…,…但却很少有人把它们当作‘文学’去欣赏”e，

这就造成了对僧传作品文学性的遮蔽。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

记文学》从三个方面归纳了传记文学的特征要素，其中之一是“所写的人物生

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f，据此，《大唐西域记》仅限于玄奘往返西域

十九年的经历，显然与此不符。所以，要深入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性，展

现其文学价值，传记也并非其最佳归属。

报告文学和新闻作品，也是现有研究中对《大唐西域记》的文体定位。王

文征、王洪祥《〈大唐西域记〉——报告文学的诞生》一文认为，《大唐西域

记》是国内最早出现的报告文学作品，既然“报告文学是报告与文学的结合。它

的内容是报告事实，而它的形式是文学的”g，那么，“玄奘到天竺（古印度）

取经，途经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把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标

志着我国同时也是世界最早的报告文学诞生。”h王春春、王洪祥《报告文学探

a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 页。

b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9 页。

c王成军：《传记诗学》，新华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 ～ 9 页。

d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e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f《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12 页。

g白润生、刘一沾：《报告文学简论》，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h王文征、王洪祥：《〈大唐西域记〉——报告文学的诞生》，《新疆新闻界》，199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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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a一文重申了这一观点。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归类，即《大唐西域记》是

“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b，持这种观点的也为上述王春春、王洪

祥二人，主要依据是《大唐西域记》符合纪实性、及时性等新闻作品的特点，又

是对多国多地区见闻的综述。这些观点虽不具有代表性，但从各自专业出发的定

位，也给《大唐西域记》的解读提供了新颖的视角。然而，“报告文学”和“新

闻文学”的概念，是近代以来随着传媒业特别是纸质传媒业的发展才出现的，报

告文学“是用一定的文学审美手段与政论方法，真实、及时、形象、有针对性

地报道具有特殊传播价值事实的文学样式”c，新闻文学是“具有新闻性的、在

创作发表上时效性比较强的、具有比较确凿的真实性的、带有舆论导向性质的、

大多以新闻报刊为载体的文学作品”d，二者互有关联和重叠，但它们具有两个

共同要素：真实性和导向性。而这两个要素对《大唐西域记》来说，都很牵强。

《大唐西域记》虽纪实性很强，但其虚幻性也不容忽视，它除对西域的史地、宗

教、民俗、风物等进行实录外，还记载了大量佛教神话、传说等，这对玄奘本人

和其他佛教信徒来说可能也是事实，但作为世俗读者，很难相信这是确乎发生过

的事情。正因为此，清时官方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和李光廷撰《汉西域图

考》一方面均重视《大唐西域记》的纪实价值（佛教类书籍，两书均只收录了

《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另一方面又对其虚幻描述颇不以为然，《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尤不足稽”e，《汉西域图

考》则称“释氏多侈灵踪，儒者喜摉异物，今并删之”f。就导向性而言，玄奘

虽奉敕而作《大唐西域记》，但就作品的客观内容来看，真正服务于政治的目的

并不强，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仍是其对于宗教的虔诚，或者可以说，缺乏政治导向

性，宗教导向性反而非常强烈，而这，恰与报告文学、新闻文学的创作初衷背道

而驰。

回忆录，主要是一种自传式作品，是对自身思想和生活经历的追忆和记

录。g周海婴曾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定位为回忆录，“历史上不少史料就是

回忆录，甚至连《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这样的历史名著也是以回忆

a王春春、王洪祥：《报告文学探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b王春春、王洪祥：《〈大唐西域记〉——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今传媒》，2009

年第 4 期。

c刘雪梅：《报告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 页。

d李白坚主编：《中国新闻文学史》，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 页。

e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11 页。

f李恢垣：《汉西域图考》卷之七《附录》，台北乐天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40 页。

g也有为他人所作的回忆录，如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等，但本文所谈均为自忆式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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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传世的”a，一些历史教材中也出现此类说法。这些说法未必均是从严格的文

体学意义上来谈的，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唐西域记》为玄奘求法归来后对

自身经历的回忆记录，在此意义上将其视为一部回忆录，有其合理性。但同样有

两个不适宜因素。一是，回忆录是对忆主本人生活经历、思想变化的记载，主体

性比较强，但《大唐西域记》是奉敕而作，第一个潜在读者是唐太宗，所以作品

中绝少主观情感的流露，基本是对史地、宗教、社会、风物等的客观记述。这不

同于《法显传》，法显是应同吃同住的僧人之请，对自身求法的经历进行回忆记

述的，作品中多有自然的情感流露和心态表现。二是，若将《大唐西域记》定位

为单纯的回忆录，对其文学性也会造成遮蔽。荷兰学者安·约里斯曾视回忆录为

文学的“简单形式”，美国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则称之为“前文学体裁”。

之所以冠之为“简单形式”“边缘形式”或“前文学体裁”，是在于回忆录一般

不具文学性，只有将其“插入日记或自传中时，才有文学性”b。而在中国文学

的文体分类中，回忆录普遍缺席c。在此意义上，《大唐西域记》内容深湛，形

式多样，文学价值较高，作为回忆录也不典型。

三

从以上分析可见，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各

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

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例如，有观点认为《大唐西域记》“看上去像

是‘游记’，实质上又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d。或者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如游

记与行记，传记与回忆录，报告文学与新闻文学。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

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如行记、回忆录、方志等e。如此，打开视野和思

路，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

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

宗教文学，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把握，国内外学界理解不一。具体到佛教文

学，也有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日本学者加地哲定坚持狭义的佛教文学观：“所谓

a周海婴：《回忆录蕴藏历史价值——读〈梅志文集〉有感》，《人民日报》，2008 年 1 月 31 日。

b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7 ～ 112 页。

c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未收录“回忆录”，对

这一主题的中国知网数据库查询结果也几乎尽为国外成果。

d陈飞、凡评：《新译大唐西域记》，台北三民书局 2015 年版，第 22 页。

e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皆可视为副文学作品。方志，一般不被视为文

学或副文学作品，故本文未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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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学，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a，按此，《大唐

西域记》显然不在此列，因为玄奘并非是在有意进行文学创作；不单是《大唐

西域记》，文学性较强的大量佛经作品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显然也不是出于

主观性的文学创作。国内学者大多从广义上对佛教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理解，黄宝

生、孙昌武、侯传文等将大量可读性较强的佛经作品纳入佛教文学范畴，普慧将

汉文佛教文学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汉译佛典之文学、中国僧尼创作之文学、世俗

文人崇佛之文学、华夏民间佛教信仰之文学。其中，“中国僧尼创作之文学”具

体包括诗词、偈颂、语录、序跋、题记、碑铭、论议、行纪、传记等b，他显然

关注到了《大唐西域记》在内的同类作品，范畴中后两种“行纪”和“传记”，

与前述所论《大唐西域记》的已有文体定位是对应的。陈引驰也认为，《大唐

西域记》《法显传》等作品，“一方面是佛教流行的史料，另一方面也是佛教文

学的组成部分”c，他和陈允吉合作主编的《佛教文学精编》甚至选入了敬播为

《大唐西域记》所做的“序”，因为该序言是佛教文学中骈散结合的佳作。高华

平也将“中国佛教僧侣文学”视为佛教文学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的佛教高僧

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笔下的文章，即使是谈论佛理的辩论性文字，

往往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中国佛教史上不仅产生过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

玄奘、义净等著名的佛典翻译家，而且还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诗僧’、‘文

僧’、‘学问僧’等。他们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不朽的文学作品。如释法显的

《天竺游记》(又名《法显传》《佛国记》等)、僧肇的《肇论》、刘勰的《文心

雕龙》、慧皎的《高僧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

僧传》等。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最大程度上做到了‘佛教精神’与文学形式的融

为一体，因而无疑应该成为‘中国佛教文学’的主要内容”。d

具体来看《大唐西域记》的宗教性和文学性。《大唐西域记》为玄奘奉敕而

撰就，主观上是为配合唐太宗了解西域情况而作，但客观上看，高僧玄奘仍赋予

其突出丰厚的宗教意蕴，问世后不久即入典佛藏。它记载了大量的佛本生故事、

以“八相成道”为代表的佛传故事，诸菩萨、罗汉传奇，护法名王（阿育王、

迦腻色迦王、戒日王、鸠摩罗王等），著名论师（戒贤、觉贤、胜军、如意、世

友、世亲、无著、众贤、马鸣、龙猛、德慧、马胜、童授、清辩等）故事，佛

教的重大活动（结集、无遮大会、行像等）和佛教圣迹（王舍城、那烂陀寺、菩

a加地哲定著，刘卫星译：《中国佛教文学》，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 页。

b普慧：《佛教文学研究五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

c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 页。

d高华平：《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其走向》，《郑州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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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伽耶、鹿野苑古刹）等。其中，对七世纪之前大、小乘的分布传播情况和佛教

内外论争（内部的是指大乘小乘之间、大乘空宗有宗之间及其他各派别之间的分

歧，外部的主要是指佛教同印度教、耆那教、祆教等的冲突）以及几次佛典结集

情况的记载，学术史价值极高。除印度外，《大唐西域记》对广义中亚地区（含

今天葱岭以东新疆境内）佛教分布情况的记载同样珍贵，对中亚佛教史研究的意

义同样重要。总之，可视《大唐西域记》为一部隐性存在的糅合佛教史实与传

奇、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西域佛教史著作，“其地位在佛教史、佛教地理研

究上，允为无二之宝典”。a还应注意的是，《大唐西域记》中对以上宗教状况

的叙述是客观的，基调是冷静和内敛的，然而，作品所内蕴的宗教情感和大乘情

怀却是丰富、充沛和深刻的。如卷第六记载：

执金刚神密迹力士见佛灭度时，悲恸唱言：“如来舍我入大涅槃，无归依，
无覆护！”毒箭深入，愁火炽盛，舍金刚杵，闷绝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恋慕，
互相谓曰：“生死大海，谁作舟楫？无明长夜，谁为灯炬？”b

这段叙述，与其说是在表现密迹力士的悲恸，不如说是在表现玄奘自己的心

境，他借密迹力士之口，以大海中失去舟楫、长夜里失去灯炬作喻，把对如来的

恋慕和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因缘际会，在玄奘示灭之后，唐高宗李治也曾以极

其相似的诗句，表达对高僧玄奘的哀思：“苦海方阔，舟楫遽沉；暗室犹昏，灯

炬斯掩！”c

再如卷第三对“舍身饲虎”这一本生故事的记载：

从此复还呾叉始罗国北界，渡信度河，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石门，昔摩诃
萨埵王子于此投身饲饿乌檡。(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诃萨埵愍
饿兽之无力也，行至此地，干竹自刺，以血啖之，于是乎兽乃啖焉。其中地土洎
诸草木，微带绛色，犹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负芒刺，无云疑信，莫不悲怆。d

高僧玄奘意志坚定、冷静自制，《大唐西域记》又是奉敕而作，极少有作者

a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6 页。除佛教外，《大唐西

域记》中还多处提到婆罗门教、耆那教、祆教的情况，甚至涉及密教和印度民间宗教怛特罗教，这都是进

行中古期东方宗教研究的宝贵资料。

b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546 页。

c同上，第 225 页。

d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17 页。



·1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

�

®¡

�

�

�¯�°±

�

��¢�²£��³´µ� �¤�

�

������������

�¶�����

�

�����

�

�������¥¦§·�¨������

�

�

�

�

������

�����

�

�����������

�

©£¡ª�����������

�«¬®¯�������

�

®°�¸���¹�

�

���«¬�º�±

�

�

»¼®¯²³���«¬�º�±

�

½®¯����´©£�����¾¿

�

��µº

�

¶ª°±�«¬����«

�

ÀÁ

�

���¡¢ÂÃ���£�

�

·

Ä��������¸��«¬�º���¹®¯

�

������«¬ º¤´

¥Å��Æ��ºª©£¡ªÇ

�

�È�¦�§¡���É¨���»Ê

�

�

�

�

�É¨��¤Ë�¼�����¥�

�

��¢½£¾©

�

ª�

�

¿�ºª©

£¡ªÇ

�

�«�Ì«ÍÎ

�

���Ï��Ð¬�®��Ñ�ÒÀ

�

£

���

��

�

�¯�Ï���µÓÁÔ�

������������

Ì��°Õ�

����� 
�����

£

���

��

�

ÏÓÁÔ�¢���±ÖÌ 

�

�×²

�

£Ì¾©�ØÙ�

�	������

£

���

��

�

Ú���±ÖÌ«

�

Â¬�®�ÍÎ

�

£

��

�

�

�

Ï��Ì 

�

���¡ª£ÌÛÜÝ³�

����������������

£

��

��

�

¢�����������¡ª

�

Ï��Þ�ßàáâ

�

�ãä�Ã

�

´�å

æ

�

Ä

���

��

�

�¡ª�Å�����¤

�

�������¿ç���¡ª���µ���

����¶

�

¿ç¡ª�ª�Æ�

�

�çªèéê�

�

�����ë®�

�



�

�ìíÇµ����¶·�

�

¿çê��ªè

�

�î����È�����µ

�

���

�������

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从他对这一著名本生故事的简洁、平静叙述中，仍能体会到

他对舍身奉献的理解笃守和对佛陀的追慕怀念。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伴随玄奘

有形的足迹，读者总能深切地感受到沉潜于文本之下的无形的信仰，两股线索，

一显一隐，不只是带领读者了解了一些佛教知识、梳理了佛教发展的脉络，更能

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玄奘于简练质朴的叙述下那充溢的宗教情感。

《大唐西域记》的作者玄奘和编订者辩机具备一定的甚至较高的文学素养，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大唐西域记》，文学体例完备，叙述技巧卓越，人文价值深

湛，文学价值极高。从体例上看，《大唐西域记》包含了神话、史诗、小说、戏

剧、散文等多种文体要素：它所记载的诸多佛教神话和世俗传说，题材广泛，想

象丰富，描述生动，可视为一部小型的文学原型库；它对沿途国家开国传说的记

载，有不少可与这些地区的史料记载互相参照，如卷第四记载的萨他泥湿伐罗国

就被众多研究者认为就是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战斗发生地。《大唐西域记》

记载了大量宗教故事和世俗故事，人物形象鲜活，情节曲折多变，又时有玄奘所

做的改编，可当作一部趣味性极强的东方小说集来进行阅读。其中，卷第三记载

的阿育王爱子的故事最为典型，该小说故事性、历史性兼具，沉冤昭雪、善恶有

报，体现出东方小说文体的显著特色和固有模式。《大唐西域记》中不少对佛

教与外道之间的斗法故事的描述，情节紧凑，冲突明显，动作和对话描写运用得

当，含有鲜明的戏剧因素，非常适合舞台演出，如卷第五所记提婆菩萨降服外

道、曲女城法会，卷第十所记龙猛菩萨降服外道，卷第八所记马鸣菩萨降服外

道，等等。a此外，《大唐西域记》通篇采用散文体，有些篇章被选为优秀的散文

作品b。从叙述技巧上看，《大唐西域记》虽非出于有意的文学创作，但其语言

的平实质朴，形式的韵散结合，譬喻、对比与铺排等手法的运用，正写与侧写、

实写与虚写、详写与略写的结合，以及整体风格上的优柔明净，等等，都令人印

象深刻。台湾学者陈飞、凡评曾言：“《大唐西域记》不仅完全有理由进入‘文

学’的殿堂，而且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是一部优秀的文学杰作。

它除了具有历史学、地理学、哲学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外，在文学上，它同样应

具有崇高地位：它的叙事，它的写人，它的抒情和明理，以及它的艺术风格，都

给人以优美的文学享受和强烈的艺术感染。”c的确，丰富深湛的宗教性内涵，与

如此卓越多样的文学表现相结合，成就了这样一部优秀的宗教文学佳作。

将《大唐西域记》归入宗教文学，既是作品自身的性质决定，又有其重要意

a见王汝良、梁靖茹：《〈大唐西域记〉文类特征辨微》，《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 年春之卷。

b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古文荟萃》即选入了《大唐西域记》卷第一记载跋禄迦国的文字，并有高度评价。

c陈飞、凡评：《新译大唐西域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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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首先，它的加入，充实了佛教文学大家庭，改变了这部中古要籍在中国文学

史书写中的缺席状况，为全面认识这部作品和同类作品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

角度。古代典籍中与《大唐西域记》类似的作品众多，如《法显传》《往五天竺

国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大和上东征传》等，均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并未受到重视和研究。在此意义上，将《大唐西域记》定

位为佛教文学作品，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归属，在突显自身

价值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其次，《大唐西域

记》是异域宗教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在保存和传播域外文学文化、

促进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

诸多故事，或由故事的叙述者玄奘亲历，或原本在故事的发生地口耳相传，经玄

奘亲闻后，再经《大唐西域记》以文本的形式留存下来，先在中国，后在整个东

亚文化圈内进行传播。如，卷第七所载的“烈士池”故事，这个本源于印度民间

的传说，经《大唐西域记》传播至中国，又传播至日本、朝鲜，形成了东亚文化

圈的一个独特题材，从中可梳理出“印度→中国→日本、朝鲜”这一清晰的传播

脉络，传播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改编和变异，成为贯通四国文学和南亚、东亚两大

文化圈的典型范例。a从传播的方式上看，“这些印度流传的佛教故事进入中国

为人所知，通过的是文本经典传译之外的另一条途径：记录口述的途径”b，较

之于传统的译介途径，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的有益补充。第三，将《大唐西域

记》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宗教文学的核心是文学，

而文学是人学，现代人研究宗教文学，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宗教性内涵中

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为我所用，为今所用，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在

这方面，《大唐西域记》所蕴含的佛教伦理、生态观念、警示意义、求真精神、

理想主义、开放心胸、大乘情怀等，值得进行深度阐发和研究。c

[责任编辑：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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